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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
冈山上度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培育和
形成了彪炳史册的井冈山精神。这种“坚定
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
众、勇于胜利”的革命意志，其力量之基正是
人民群众。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红军主力离
开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井冈山民众
积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
国抗战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

为了推动井冈山区抗日救亡活动的开
展，井冈山区宁冈、遂川县均于 1932 年 4 月
前后开始成立反帝大同盟。该组织是人民直
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种组织，它和苏维
埃及其各革命团体组织是横向关系，但反帝
大同盟切实遵守苏维埃的一切法令和拥护苏
维埃政纲。如，在成立宁冈县反帝大同盟的
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案规定的组织任务
是：号召工农贫民学生广大群众，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的侵略；鼓励会员群众参军去扩大红
军的战斗力量；等等。井冈山区反帝大同盟
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思
想，直接效果就是唤醒了民众，巩固了井冈山
区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一改井冈山根据地丧
失后民众革命斗志的落寞与沉寂。

遂川、宁冈两县大同盟建立后的两个月

内，就发展起 9 个反帝大
同 盟 分 会 ，会 员 212 名 。
中共湘赣省委于 1933 年
2 月向中央报告了反帝大
同盟的工作：“反帝同盟
已建立了日常工作和对下
级的经常指示，并建立了巡视制度，制定了
反帝斗争纲领。在十月革命节举行了一次大
规模的反帝示威运动，继在 12 月 4 日，举
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援助东北义
勇军抗日战争胜利武装示威运动，并发动举
行援助东北义勇军募捐运动，已收到相当效
果。”

“七七事变”后，从南昌和杭州等沦陷
区有许多抗日救亡团体与学校、难民进入井
冈山区。这些团体与单位到达井冈山区后下
到各县，与反帝大同盟会员们一道在城乡进
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从而对政治上相对
闭塞的井冈山民众产生了深入人心的影响，
激发了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重
要的是，这些爱国人士进入，既推动了抗日
文化的发展，也为当地中共党组织的恢复建
立提供了历史机遇，部分党组织得以恢复，
党员人数得以发展和扩大，从而把抗日救亡
活动推向了高潮。

激励民众武装开赴抗日前线，英勇抗击
侵略者。1937 年 10 月，继中国工农红军改
编为八路军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湘、
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 13
个地区的共产党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为完
成井冈山区游击队集中改编事宜，陈毅曾

“冒险”来到井冈山区的九陇山，成功动员
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和
湘赣游击司令部政委谭余保等接受整编，一
直坚持在井冈山区 300余人的游击队终得以
开赴抗日前线。

在抗日救国的精神鼓舞下，经过革命洗
礼的井冈山区广大民众，除了捐钱捐物支持
抗战外，他们支援前线的斗志和精神空前高
涨。其中作出的最直接努力和最大贡献，就
是动员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参加井冈山区遂川
国际（盟军）飞机场的修建，据《中国共产党井
冈山地方史》记载，仅在 1941 年 4 月遂川机
场的一期工程中，就动员了井冈山区民工

8000 多人参与建设，后
来还有多批次民工参与
其中。

1942 年 10 月竣工
的遂川机场成为当时中
国离敌线最近的绝密机

场，而它也成了日军“大东亚圣战”的眼中
钉。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大批空
军调入中国参战，不少的战斗机、运输机起降
遂川机场。与此同时，中美空军开始攻击上
海、长江水域以及东南沿海、台湾，以及日本
人的军事基地，以便封锁日本的海上运输。
为此，1944 年冬，日军二十七师集中在湖南
耒阳，四十师集中在道县、永州，分途向茶陵
公路、粤汉铁路、湘粤辖区的遂川国际盟军机
场以及赣县、新城的临时机场进犯。

是年 12 月 8 日，敌先头部队与国民党
新 11 师前哨接触，随后，约 700 余人的日
军一加强联队进入井冈山黄洋界。双方激战
至 10 日拂晓，日军伤亡惨重。第二天又在
井冈山黄坳遭国军 58 军一部的埋伏，被全
歼。但是，1945 年 1 月 25 日，敌大部队则
绕道井冈山，向遂川长驱直入。28 日，日
军占领了遂川县城。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期
间，井冈山区人民受尽了折磨，敌兵所犯的

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其残暴程度，真是古今
中外，前所未闻。

面对敌军的侵略，井冈山区的民众在中
共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下，利用国共合作的
有利时机，配合抗日军队奋勇抗击日本侵略
者，谱写了一曲曲军民团结抗战的凯歌。

1945 年 2 月，日军终于被赶出井冈山
区，8 月 14 日，日本兵在衡阳集体投降。至
此，井冈山区的民众终于盼来了胜利的曙光。

值得一提的是，“1941 年 5 月至翌年 5
月，在中共井冈山区党组织以及国民党的一
些爱国官员的教育鼓励下，江西省保安训练
团团长尹豪民率领 1200 余人的井冈山区地
方武装开赴高安抗日前线。尹豪民作为井冈
山区地主反动武装的头目，十多年来一直与
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为敌，横行乡里，鱼肉乡
民，罪孽深重。然而在中华民族的危亡关头，
他能服从调遣，带领井冈山地方武装参加抗
战，其行动不失为值得肯定的爱国之举。”（见

《中国共产党井冈山地方史》）
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在燎原的抗日烽

火中依然闪亮，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国
家、民族最苦难的岁月里，只有人民自己站起
来、站得住，才能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
尊严。

依靠人民的力量
何小文

共产党人在事关革命军队生死存亡之际走上井冈山，通过在井

冈山上不断探索创新，探寻出一条依靠人民，掌握人民力量的道路

后，又走下井冈山，经历坚持不懈的斗争，最终走向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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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70 年，丰沛的雨水和温润的气候
就让松山的植被重新繁茂起来——青草遮
蔽了焦土，野蕨掩盖了暗堡，碗口粗细的松
树直直地生长在曾经的战壕里，让饱经风雨
洗刷的战壕愈发失去了棱角。

在阳光灿烂的午后，走在新修的木栈道
上，松山看起来跟普通的森林公园没什么两
样。只有那些写着“日军补给车道”、“日军
暗堡”、“日军战壕”的指示牌，时刻提醒着人
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浴血搏杀。

这里是反攻必须啃下的硬
骨头，而日本军队在这里筑造
了全世界最坚固的防御工事

只有站在松山顶上，才知道为什么这里
是滇西反攻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东向远眺，
就是著名的怒江大峡谷，奔腾咆哮的怒江从
北向南蜿蜒而过。对面群山间盘旋而下的
那条细丝就是滇缅公路。它在峡谷底部的
惠通桥过江，之后要绕着两个“之”字形的大
弯，才能爬上西岸山脉的最高处，向西边的
龙陵、芒市、遮放、瑞丽延伸，最后进入缅甸。

松山就钉在滇缅公路怒江西岸的最后
一个大弯处，公路正好从山顶下面绕过，形
如一座天然桥头堡，扼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
打黑渡以北 40 里江面，被西方记者称为“滇
缅公路之直布罗陀”。因此，1944 年滇西战
役打响之后，夺下松山，势在必行。

从表面来看，中国军队在松山战役中实
力占据绝对优势。

参加战役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只是一个
少佐，相当于中国的少校，而中方阵营中，仅
将军就有数十名，校官更是不计其数。

守卫松山的日军 1260 人，其中有 300
多名伤员，没有空军，火炮很少；而中方参与
战斗的部队先后达到了 5 万余人，多半是身
经百战的老兵，士气高涨，还有着绝对优势
的制空权与火炮。

日军将松山称为“中国大陆上最为遥远
的阵地”，他们在陌生的异国孤军作战；而中
方动员了数千名当地民工，还有数百辆美式
卡车通宵达旦、源源不断地送来后勤补给。

可是，有着压倒性优势的中国军队，却
在松山上苦战了近百天，中日双方的伤亡比
率高达 6∶1。这是为什么？

2009 年年底，松山所在的龙陵县政府，
组织了一支 20 多人的工作队，开始对松山
战役的战场遗迹进行大规模普查，试图从各
个角度来还原这场惨烈的战役。

随着普查工作的展开与深入，人们惊讶
地发现，松柏青翠的松山根本不是一座山，
而是一座迷宫般的堡垒。

当年守卫松山的日军是第 56 师团下属
的 113 联队。这些来自九州福冈的士兵许
多出身矿工，再加上日本驻缅总司令河边正
三中将从缅甸调来的一支工兵部队和从泰
国、缅甸调来的两万民工，日本军队昼夜施
工，用两年时间几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完全

按照永久性作战需要构筑防御堡垒。根据
史料记载，堡垒由 3 层结构组成，第一层是
圆木，中间是 30 毫米的钢板，最外层是盛满
泥石的汽油桶，桶外再覆盖上厚厚的沙土，
极为复杂坚固。在一些重要地段，连坦克都
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

竣工后，河边正三为了考验工事的牢固
性，派了 10 架飞机轮番轰炸半小时，工事内
部丝毫未损。为此，河边正三在给南方军总
司令部报告中称：“松山水泥工事的坚固性，
足以禁得起中国军队任何武器的敲打，中国
军队不伤亡20万休想拿下松山。”

不仅如此，113 联队还拥有日军中的多
项纪录。在缅甸方面军一年一度的军事大
比武中，它一直保持着步枪射击、火炮射击
和负重攀登 3 项第一的成绩。此外，日军阵
地还有完备的供水、供电和通讯系统，甚至
设置了慰安所，摆开了死守到底的架势。

1944 年松山战役打响之时，中国军队
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顽固的对手和堪称全
世界最坚固的堡垒。

整座山战后被炮火炸得
只剩两棵松树，62 对尸体保
持着缠打撕咬的姿势

1944 年 6 月 4 日，中国远征军第 71 军
渡过怒江，开始仰攻松山。

一开始，中国军队对战事估计相当乐
观。主攻的 71 军只出动了一个步兵团，决
心在军属山炮营支援下几天之内全歼松山
日军。但反复攻击了近一个月，进展缓慢，
71 军军长钟彬不得不介入指挥，并调来第
二军新 39 师 117 团加入攻击，付出了 1600
余人伤亡的代价，到 7 月 7 日，总算攻下了
日军竹子坡、腊勐街、阴登山几个支撑点，就
再也攻不动了。此后，日军退守松山，中国
方面改由攻击力更强的中国远征军新编第
8军担任主攻。

7 月 5 日到 7 月 12 日，第 8 军连续三次
对松山日军进攻，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损失惨重，寸步难行。因此，中国军队改变
策略，不再派步兵上阵，而是猛烈炮击松
山。美军轰炸机、怒江东岸的国军重炮群也
配合对松山进行了猛烈轰炸，扔完燃烧弹、
烧完，再由国军炮弹猛烈轰炸，将浮土炸开
后，又是燃烧弹，再炸，再烧。如此反复，连
续三天，直到可见的日军地堡变为废墟。7
月 23至 25日，第 8军趁势开始第四次突击。

但进攻过程中，日军凭借四通八达的地
道、坑道，对中国军队进行神出鬼没的袭扰
和歼击，各个阵地上国军战士遗体与日军尸
体纵横交叠，战势僵持不下。远征军司令长
官卫立煌紧急电令第 8 军副军长李弥赴松
山增援。

李弥观察战场后，命令各部官兵进攻
时，不宜急于求成，而是要用各种方法将进
攻路线上的日军堡垒逐个彻底消灭后，方可
继续前进。虽然这样进攻时间会很漫长，但

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7 月 30 日至 8 月 10 日，中国军队先后 3

次发起攻击，终于攻克大垭口，将日军大部
歼灭，只留下松山主峰子高地。

而此时根据航拍照片分析，虽经美军飞
机轰炸、国军重炮不断轰击，子高地日军堡
垒仍相对完整。国军把战壕掘到离子高地
还有 200米的地方，就再也无法前进了。而
且子高地的山坡特别陡，至少有五六十度，
连打枪都得仰起头，国军手脚并用向上爬，
还得躲避日军火力点的射击，根本就是不可
能的任务。而且此时松山主峰屡遭轰击，遍
地焦土，攻击路线已无任何遮蔽掩护，强攻
必然带来更严重的伤亡。

经过商讨，中国军队决定，用坑道爆破
炸毁顶峰。

坑道作业从 8 月 3 日开始，到 19 日终于
完工，当夜即填装炸药。

第二天，荣 3 团就对子高地突击，火力
异常猛烈，意在吸引尽可能多的日军进入爆
炸区。9 点 15 分，在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中，
两股数百米高的黑烟在子高地上冲天而起，
久久不散，子高地日军的整个大碉堡被托起
数米后又歪斜地栽倒在山顶上，石块土块雨
点般四处洒落。

突如其来的大爆炸破坏了日军阵地，留
下了很大的突击通道。日军作战部署也被
打乱，重新调整补救已经来不及。9 时 30
分，也就是爆破 15 分钟之后，荣 3 团随着冲
锋号声一跃而起，冲上主峰。日寇惊慌失措
中难以抵挡，撤退下山。国军不损一兵顺利
突入子高地，阵地上竟没有响起一声枪声。

为夺回子高地，日本军队两次反攻，阵
地一度被日军突破，守军荣 3 团 3 营仅存的
80 多名战斗士兵牺牲。至 8 月 22 日拂晓，
荣 3 团团长赵发毕亲率最后的部队——由
30 余名伙夫和特务排仅剩的 10 多名士兵
组成的敢死队反击，在各级指挥官的望远镜
里冲了上去。参加反冲击的日军只剩下寥
寥数人，但依然死扛到底，直到阵地被国军
再次夺回。而此时的子高地上满目焦土，断
肢残体四下散落，敌我尸骸交相横陈。战后
清点，发现保持着缠打撕咬的姿势的尸体就
有 62对。

如今，这片原名马槽洼头的小山被后人
称作“肉搏山”。也只有这个直白的名字才
能提醒人们，眼前这片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的土地曾经饱受炮火的攻击和鲜血的浇灌。

此后，中国军队又组织了两次总攻。9
月 4 日，国军发动了第九次攻击，也是国军
在松山战役中的最后一次总攻，攻取了黄家
水井。这是日军最后的据点。9 月 7 日，在
黄土坡最后抵抗的 10 多名日军也被全部击
毙。这天下午，国民政府宣布，全歼松山日
军；日本陆军省则无耻地宣称：拉孟守备队

“全员玉碎”。
至此，中国军队已伤亡 7763 人，原来长

满参天大树的松山只剩下两棵松树，连山头
也被削下去 1米多。

沉寂已久的战场，希望
有更多人来缅怀英烈、铭记
和平

松山大战遗址纪念园最近正在整修。
按照规划，这里将会建成一个面积达 213 公
顷的滇西抗战文化园区，龙卡山、滚龙坡、大
垭口、子高地等遗迹都会成为重要节点。去
年，有超过 40 万人次的游客来到松山，当地
政府希望松山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及中国
抗日战争与和平教育基地。

松山沉寂得太久了。
1944 年 9 月，经过三天的搜山及整顿

后，远征军大部队离开了松山。此后，随着
滇缅公路被逐渐弃用，这个两国军队付出近
万人生命反复争夺的要地渐渐淡出了人们
的 视 野 。 直 到 2010 年 ，一 部 名 为《滇 西
1944》的电视剧热播，才让昔日的战场成了
热门的旅游景点。

参照电视剧情节按图索骥的游客们发
现，虽然当年的战争场景已不可见，被日军
烧毁的房屋的残垣断壁却仍然耸立着；日军
用来修筑堡垒的铁皮，被老百姓当成瓦片，
盖在屋顶上；在许多老房子的立柱、窗棂和
门板上，还可以看到枪眼和弹痕；高射机枪
的弹壳可以做成随身携带的烟锅；甚至坦克
履带，也可以用来搭建炉灶。

2013 年 9 月，广东佛山雕塑家李春华
创作并捐赠的中国远征军雕塑群在松山落
成。雕塑园从左到右依次矗立着秋装、娃娃
兵、炮兵、跪射、驻印军、冬装、盟军、吉普车、
女兵、在世老兵、战马、将军等 12 个远征军
老兵雕塑方阵。他们全部面朝松山主峰，那
里也是当年战斗最惨烈的方位。

静静地走在这些雕像中间，似乎看到硝
烟凝固，听到号角长鸣。战争中不知名的战
士跟雕像的脸重合在一起，他们在弹雨中为
迫击炮装弹，在泥泞的山地上冲锋，在完全
没有遮蔽的洼地射击，在血染的战场上相互
搀扶着站立。旧战地让原本叽叽喳喳的游
客们不自觉地表情凝重起来。

就这么沉默着走到松山脚下，天上突然
下起了雨。雨势又急又猛，路面湿滑难行。
70 年前，也是在这样大雨如注的天气里，年
轻的士兵们迎着日军坚固的阵地，穿过呼啸
的子弹，冲向了自己生命的终点，却带来了
抗战胜利的曙光。

配图：松山中国远征军雕塑群 佘 颖摄

松山有幸埋忠骨

1944年，中日两国军队在这座面积18平方公里的大山里厮杀了近百天。中国远征军全歼据守的1260

名日军，却付出了伤亡7763人的代价——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在这充满缅怀的时刻，重读一封封弥足珍贵
的抗战家书，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走进那一段
硝烟岁月，抗日英烈的家国情怀、拳拳赤诚，
震撼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余奉命出川参加抗日战争，将奔赴前

线，希汝等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

这是 1937 年 9 月川军第七战区长官部参谋
长傅常出川抗战前给妻儿留下的一封简短家
书。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同仇敌忾，
一致抗日，一些地方武装也纷纷前往抗日前
线，包括滇军、桂军、川军等。为了让家书长
期保存下来，他的妻子找了一个工匠，将家书
刻在灯柜上。这是一封特别的“灯柜家书”。

1939 年，中国半壁江山沦陷，滇缅公路
成为唯一物资大通道。当时急需大批汽车司
机与机修人员，3000 多名南洋华侨也为此而
归国参加抗战，他们就是著名的“南侨机
工”。当时回国的女机工一共只有四人，其中
就有白雪樵。她在回国参加抗战前，留给父
母一封信：“亲爱的父母亲：别了！走之前，我

是难过极了。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

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

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

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这次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虽然在救

国建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

‘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

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

力。”当白雪樵的家书被马来西亚的中文报纸
刊登后，激励了无数的华侨投身祖国抗战的
大潮。在抗日战场上，南侨机工迅速成为一
支重要力量，一度担负了滇缅公路上近一半
的物资运输任务。去年，白雪樵老人安详地
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她在青年时代书写的

“抗战家书”，却永远留了下来，铭记着那段历
史。

新四军连长程雄的人生轨迹，是由一封
封家书串联起来的。1936 年末，程雄秘密结
识了红 28 军第一便衣队队长陈彩林，并要求
参加红军。一天晚上，他离家而去，草草地写
了一封信，信一开头就讲：“慈爱的双亲大人，

儿因家贫无钱升学，立志离开家乡，远走高

飞，寻找光明，罪甚！罪甚！⋯⋯”1938 年
夏，第五战区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直属 26 工作
团到达店前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盼望已
久的程雄立即报名参加，并于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0 年 5 月，程雄被分配到新四军
第 2 师 5 旅 13 团 2 营 3 连任副政治指导员兼
党支部书记。临行前，他又给双亲写下了另
一封家书，从信中可知他已经做好了为国家
和民族牺牲的准备，同时又为不能为父母尽
孝而自责：“现在儿就要离开大别山，走上最

前线消灭敌人，保卫中华，望双亲不要悲伤挂

念。儿为伟大而生，光荣而死，是我做儿子最

后的心意，罪甚！罪甚！”1943 年 8 月 17 日，
愿献头颅保中华的程雄，在江苏省六合县丁
家山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以实际
行动践行了家书中“为光荣而死”的诺言。他
牺牲时，年仅 24岁。

那一封封抗战家书，那段难忘的烽火岁
月，那些一身浩然正气的抗日英烈，让今天的
我们得到了心灵的滋养、灵魂的洗涤、思想的
引导和精神的激励！

烽火伤离别

家书传正气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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